
2009 年，45 岁的湖北籍农民工吴进军携
妻到新疆打工，因工伤致他右眼伤残六级，这
对左眼已受伤的吴进军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将近 5 年， 双目几乎失明的吴进军在妻
子彭四新的搀扶下，在乌鲁木齐艰难维权。

“总算拿到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的终审
判决书， 但判决书仅认定我丈夫和用人单位
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彭四新讲述近 5 年
来替夫维权的经历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11 月 22 日， 吴进军向乌鲁木齐市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的支付工伤待遇案件即
将开庭。

“我家现在负债累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尽快拿到他应得的赔偿！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
的！ ”彭四新满怀信心地说。

一只眼睛难道仅值 3万元
11 月 6 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位于乌鲁

木齐市仓房沟路的一家工厂附近， 见到了在
这里打工的彭四新，随后，记者又电话采访了
远在湖北老家养病的吴进军。

“我丈夫真是一个命苦人！”采访中，提起
丈夫的遭遇，彭四新几度哽咽。

“来新疆前，我们曾在哈尔滨打工。 他是
木工，在一次施工中被射钉枪射伤左眼，经治
疗，维持了 0.01 的视力。 当时，我觉得天要塌
下来了，多次劝他改行。可他总说我们上有老
人，下有两个孩子，家庭压力大，他能靠做木
工来维持家庭。 此外， 我们真的没有其它手
艺！ ”

2009 年 4 月 7 日，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通建）承包了新疆君邦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君邦）位于乌鲁木齐市北京路
全聚德店的装修工程；次日，通建工程项目部
与木工组负责人蒲学民签订了该项目部木工
组承包合同；同年 4 月 10 日，蒲学民又将其
承包合同中的部分业务转包给了廖科， 并与
其签订了一份加工合同。

廖科雇佣了木工吴进军等农民工， 但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

2009 年 7 月 12 日， 在工地修补顶棚检
修口时，吴进军的右眼不慎被射钉射伤，被送
到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救治。 后经乌鲁木齐
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吴进军为六级残
疾，他的右眼视力仅为 0.06。

“假如当初坚决不让他做木工，或许我老
公还能保住右眼！ ” 提起丈夫眼睛第二次受
伤，彭四新懊悔不已。

“我的右眼受伤后，感觉自己变成了废人，
两眼几乎都看不见， 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了。 ”吴进军在电话那头抽泣着。

“廖科当初想给我 3 万元私了。 ”吴进军
说，住院期间，廖科承担了住院医疗费，之后
要求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 补偿金 3 万元。
“他们软硬兼施，骗我说医院会将我的眼睛治
好的。我信以为真，就在协议上签了字。当日，
廖科给了我 3 万元补偿金。后来发现，那 3 万
元远远不够支付我继续治疗的费用。 ”

“事后，我们连廖科的影子都找不见了，
没办法才找到他的‘顶头上司’通建公司，可
该公司说我和他们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我
丧失了劳动能力，回老家后，年迈的父母照顾
我的生活。 现在一家老小都指望我媳妇打工
养家，家里已穷得揭不开锅……”

出院后的吴进军和妻子在乌鲁木齐市郊
租了一套房子，去年夏天，彭四新因时常要外
出打工无法照料吴进军， 才让同乡陪其回了
老家。

一场官司“二裁五审”还没完
陪着遭遇工伤的丈夫， 彭四新体验了维

权的坎坷。
2009 年 12 月 15 日，吴进军向乌鲁木齐

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确认
他与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之间
存在劳动合同， 仲裁委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

做出裁决， 认为该工程并非通州建总集团有
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承包， 裁决驳回了吴进军
的申请请求。 吴进军不服此裁决诉至乌鲁木
齐新市区人民法院， 同年 7 月 7 日该院一审
判决， 吴进军与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新疆
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

“我们向乌鲁木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和乌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的诉求主体发生错
误，才导致两次诉求失败。”彭四新说，他们后
来将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建）
作为被申请人才赢得胜利。

2010 年 5 月 8 日，吴进军向乌鲁木齐市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书， 请求裁决
通建与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同年 8 月 13
日， 仲裁委裁决通建与吴进军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通建不服裁决， 遂又将吴进军诉至乌鲁
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认为公司与吴进军
没有签过任何劳动合同， 也从未招录他为公
司员工，他并不受公司管理、支配和完成公司
分配给他的劳动任务， 要求法院确认他们之
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010 年 10 月 11 日，该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原告通建的诉讼请求，判定该公司和
被告吴进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之后， 通建不服新市区人民法院的一审
判决， 又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 2011 年 3 月 9 日，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驳回了通建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1 年 7 月 28 日， 经乌鲁木齐市劳动
鉴定委员会鉴定， 吴进军的工伤致残程度为
六级。 同年 8 月 17 日，通建又对吴进军为工

伤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向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是乌
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2 年 3 月 29 日， 通建不服乌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 再次向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此案。 同年 7 月 10 日，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指令乌鲁木齐市中级
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
执行。

2013 年 8 月 5 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
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遂
维持该院此前的终审判决。 审理此案的法官
认为： 通建总公司与木工组负责人蒲学民签
订承包合同后， 蒲学民又与廖科签订了转包
合同。 蒲学民与廖科签订该合同的行为为职
务行为，廖科为无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其
招用吴进军， 通建总公司应当对吴进军承担
用工主体责任，应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2013 年 9 月 6 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行政复议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乌鲁
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吴进
军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

2013 年 11 月 22 日，吴进军向乌鲁木齐
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的支付工伤待遇
案件即将开庭审理。

“无理缠讼”使农民工维权难
“我觉得法院的判决都很公平了，可通建

总是三番五次不停‘折腾’，他们就是想拖延
时间，逃避责任！ ”彭四新无奈地说。

“确定一个劳动关系先后就用了近 5 年
时间！ ”彭四新叹了一口气，这样“马拉松式”

的维权太漫长了！
一起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劳动争议纠纷，

在进入司法程序后，怎么变得如此“复杂”呢？
采访中，自治区职工维权律师团秘书长、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志业说：“在我
22 年的律师执业中，像这起‘二裁五审’甚至
要到三裁的案子很少遇见。 一些用人单位钻
法律空子，在劳动关系认定、工伤鉴定等程序
上，采用‘无理缠讼’的无赖手段，意在拖延，
一个‘拖’字，使农民工维权成本、维权风险大
幅增加， 而用人单位几乎不承担任何成本和
风险。 ”

王志业说， 因为农民工大多是外地务工
人员，发生工伤后，他们一来急需金钱疗伤，
二来治疗过程中需要租房、生活，还需要亲人
照顾， 动辄长达几年的工伤维权之路无力承
受。

王律师说，案件处理时间长，还会导致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劳动者
发生工伤事故的事实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无法
认定。 反观用人单位，他们明知要输官司，只
要每次对仲裁结果、判决结果不服，就可以上
诉，而后毫不着急地等待一次次出庭，即使败
诉，也不必为“恶意缠讼”承担任何赔偿，反而
利用这段时间转移财产， 最后农民工空得一
纸判决，却分文未得。“无理缠讼”对用人单位
来说，可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何乐
而不为”？

“农民工在维权路上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劳动保障部门应缩短工伤鉴定与赔偿的时
间，避免“马拉松”式的伤残鉴定耗时带给农
民工造成的损失。 ”王志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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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缠讼”，使劳动关系确定费时近五年

“你看！跑着最后一个进教室的就是叶富
源！ ”

11 月 8 日上午 7 点 50 分，记者站在四
川简阳市三岔镇三岔中学二楼， 校长黄学
文指着远远一个戴眼镜、瘦高、清秀的男生
说， 他自去年入本校高中， 几乎天天这样
“跑”着来上学，但没有一次迟到，他要护理
打工受伤、半身瘫痪的父亲。 黄校长说，问
他为何对父亲这么有 “孝心 ”，他总是 “阳
光”又干脆地回答：“小时父亲常背我，现在
轮到我背他！ ”

叶富源家住离三岔中学六七公里外的库
沿村，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姐姐。 4 年前，叶家
遭遇一场意外： 帮私人建房的父亲从三楼脚
手架摔下来，背部脊髓断裂，腰部以下毫无知
觉，导致半身瘫痪。

“以后我不管你，你也不要管我了！”两年
后，自感无法忍受生活压力的母亲，对叶富源
的父亲摔下这句话离家出走了。此时，叶富源
的姐姐正在成都上大学，年近 16 岁的叶富源
用瘦弱的肩膀扛起父亲“吃、住、行”的责任。

叶富源高一时的班主任李俊英记得他去
年 8 月来报到时的情景， 他说：“我不想住
校。”李俊英说：“你家离校六七公里，太远，必
须住校！ ”叶富源低头不语，一脸“坚持”的表
情。

李俊英转身问陪弟弟来报到的姐姐：“是

什么原因？ ”姐姐难言道：“不好说！ ”
第二天， 李俊英亲自到离学校不到 200

米、 叶富源已租下的房子去了解情况， 一看
“惊”一跳：原来叶富源是为了护理半身瘫痪
的父亲。李俊英还了解到，叶富源考上了简阳
市重点高中，为护理父亲，他选择了离家相对
较近的三岔中学。

学生有如此孝心 ， 让李俊英倍受感
动 ，她同意了叶富源的 “请求 ”，得知父子
俩仅靠工伤 “赔偿 ”剩下的五六千元过日
子 ，除 “报告 ”学校为小叶申请到高等级的
国家助学金外 ，还悄悄请求一个做生意的
朋友 ，每月固定资助叶家父子 500 元生活
费 。

两年来，叶富源“一日三餐”照顾父亲的
“吃、喝、拉、睡”。 由于下身失去知觉，叶富源
要动手帮父亲“导尿导屎”，每天烧水帮父亲
搓背擦身。 往往护理至深夜 11 点，才能开始
做作业。 “定”好早上 6 点 25 分起床，他忙着
烧水、煮饭，护理父亲刷牙洗脸吃饭后，自己
扒上几口饭就往学校跑。

小叶现在的班主任汤老师说， 他每天跑
步到校，从未迟到，他在班上成绩很优秀，理
科在年级一直保持第一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记者见到，叶富源和
父亲住在几家合租的农房里。 他们的房子面
积不足 10 平方米，室内看起来最值钱的东西
是别人送的已显陈旧的轮椅。

正值中午， 住户们正在靠墙的简陋厨房
里做饭。记者发现，邻居家起锅的盘子里都有
肉，而叶富源家还未生火的灶台边，仅仅摆了
一棵大白菜。

听说叶富源平常只买最便宜的蔬菜，每
周仅买一次肉， 前来慰问的简阳市总工会常
务副主席陈芳含着眼泪、 握着叶父的手说：
“我们工会有责任帮助你们！ ”

叶富源“节省”的后面，藏着一颗自尊心。
尽管生活艰辛， 他从不接受帮助。 去年中秋
节，李俊英老师送他几个月饼，他以“不好意
思，还是自己回家去买”为由拒绝了。

李俊英有些动气地说：“老师就这么点小
心意你都不接受啊？”最后“逼”得叶富源含泪
收下，再三地说：“谢谢李老师！ ”

“孩子懂事又有孝心， 是做父母的福份
啊！ ”叶富源的邻居李甫云羡慕地说，他天天
看见小叶背着父亲，到房外走走转转，有时还
用轮椅推着父亲去理发，父子俩说说笑笑。

人们问他为何对父亲这么“孝敬”，他总
是笑呵呵地回答：“小时父亲常背我， 现在轮
到我背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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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没有为“恶意缠讼”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反而利用这段时间转移财产

●结案时，农民工空得一纸判决，却未得分文

每年 5 月底至 10 月初，在宁夏境内的
贺兰山中都会出现一队背石人，他们清晨 6
点出发，用近 3 小时上山，近 6 小时下山，
往返 18 公里山路，用身躯背运石料。 这些
石料是有宁夏五宝之一的制砚之石———贺

兰石。
贺兰石产于宁夏贺兰山， 山石质地细

密、刚柔相宜、紫绿相间。 用其雕刻的贺兰
砚 ，具有发墨 、存墨 、不干不臭 、护毫等特
点，深绿、豆绿两色天然交错，雅趣天成。

历史上，贺兰砚曾与端砚、歙砚齐名，
在清代有“一端二歙三贺兰”的说法，它属
“文房四宝”中可珍藏的工艺品。

从山顶石矿将贺兰石背到山下驻地每

公斤可挣 1.4 元。从 1997 年开始，鄢军便在
石矿工作，每天背负的石头重量不低于 110
公斤。 鄢军的女儿在成都上大学，每年 1 万
多元的花费就是靠父亲背 5 个多月石头挣
来的。

他说：“趁现在身体还行每天就多背一
些，踏实地把女儿第二年的学费挣出来。 ”

问他孩子知不知道学费是这样挣到

的，鄢军笑笑说：“你别告诉她啊！ 她知道了

影响学习就不好了。 ”
清晨 6 点多，大家早饭后出发，登山约

一小时， 背夫们拿出塑料桶在一口泉眼上
接水。 背夫曹金发说，这些是背给山顶看矿
人吃的水，背一桶水可挣 4 元钱。

上午 9 点多， 背夫们到达山顶的贺兰
石矿， 这是宁夏境内开采真正贺兰石的唯
一一个矿区。 看矿人说，这个矿从清朝就有
了，到现在还是用人背石头。

绑石头是个技术活， 要不在下山途中
石块掉落会很危险。 绑石头前，还要先把自
己要背的石头过秤， 大概知道重量是否能
承受。 下山的路每隔 30 米就有一处歇脚的
石头台子，休息时背夫吆喝一两声“嘿———
嗨———”是和不远外的伙伴交流。

熊正文说，背石头下山，全身肌肉都很紧
张，停下来喊一声很舒服。从山顶石矿返回贺
兰山大水沟驻地经常是傍晚了，卸下石头，老
板复秤，晚饭也快做好了。除了每天在山中行
走，背夫们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贺兰石矿驻地距银川市只有 40公里，背
夫们很少下山进城，下山就意味着要花钱，工
作 10天休息 1天的假日，背夫们大多在驻地
休息，自娱自乐。 宿舍是一排红砖平房，没有
任何家具，每个人的生活用品也基本一样。

赤子 掇/CFP

“小时父亲常背我，
现在轮到我背他！ ”

贺兰山中背石人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俞怡琦）偌
大的福州市全景沙盘， 福州城市发展的 3D
电影……孩子们排队紧跟讲解员， 一路叽叽
喳喳不停的提问。 11 月 9 日下午，福州海峡
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一群活泼的“小客人”———
福州市晋安区后埔村 21 个农民工子女，他们
在大学生哥哥姐姐的带领下参观了福州城市
规划展览馆。

原来，这些大学生是福州“榕树坊”的义
工。 公益组织“榕树坊”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
育问题， 在福州城乡接合部后埔村建立了公
益服务站。这里，有近千本图书可供孩子们借
阅，不定期举办手工、绘画、心理等课程，偶尔
还会给孩子们赠送书和玩具。

后埔村隐藏在晋安区深处， 是一个典型
的城中村，约 90%的居民是外来工。 2013 年，
在后埔村登记的农民工多达 8000 人，他们带
来了 1000 多名子女。 “外来工子女是我们重
点关注的群体”， 福建师范大学老师、“榕树
坊”带队义工邱枫蓝说，这些孩子随父母从农
村来到城中村后，父母将精力放在赚钱上，对
于孩子完全放养，缺乏家教；另一方面，村里
没有适合孩子的娱乐场所， 放了学就四处游
荡。针对外来工子女出现的问题，“榕树坊”为
他们提供专业服务， 希望让这里的孩子也能
享受到温暖的童年。

去年11 月底，他们对后浦村外来工子女
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到近六成孩子放学后大

部分时间看电视， 只有两成孩子主动看书阅
读；多数孩子阅读面窄，以卡通漫画为主；近
六成孩子拥有的文学故事类图书在 3 本以
下，同学间极少相互借阅、交流分享。 令人担
忧的景况， 让义工们萌发出为这群孩子做些
实事的想法。

义工们从起初不定期的入村“摆摊”赠书
送玩具，推动孩子间的交流分享，今年 2月，租
用固定场地创办服务站。 一步步的努力，是为
了给这些随父母迁徙的孩子们多一分关爱和
照顾，使他们尽可能与城里孩子拥有相同的教
育起点。

通过义工和爱心人士的捐赠 ，目前 “榕
树坊”拥有 2000 多本图书、杂志。 记者获悉，
适合九年级以下、八成新的书籍，包括科普
类、文学类、时政类、综合类杂志，较受孩子
们欢迎。

“榕树坊”主要发起人杨斌介绍，像后埔村
这样的农民工在福州市区有很多，“我们能做
的太少了。 “榕树坊”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力
量单薄，但我们会坚持下去，传递正能量。希望
萤火之光汇聚成束，照亮孩子们的人生。 ”

本报讯（特约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
人社厅等部门联合发文， 在全省开展农民工
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确保农民工按时足
额拿到工资。

检查从 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4 年 1
月 25 日， 重点是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矿
山开采、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

根据《通知》，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大、
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处理的
同时，还将按规定曝光。主管部门对拖欠农民
工工资严重的建设单位， 要依法采取不予审
批新建项目， 不办理规划、 施工许可证等措
施；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的施工企业，采取
不允许参加新建项目的招投标活动， 降低或
取消其资质等措施。 对发生拖欠行为严重的
外省进青海企业， 向当地政府和行业主管单
位通报并清除出青海建筑市场。

福州城乡接合部
有个农民工子女小乐园

青海 10部门联合开展
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康劲 特约通讯员 徐宏玺）
“我们的家很温馨！ 我们的新被单、衣服箱子
和床，还有宿舍里的大彩电、院子里的健身器
材，都是工会为我们添置的。 ”51 岁的兰州市
城关区环卫局垃圾清运队的农民工杜教社高
兴地说。

在兰州市城关区伏龙坪有一处大院，停
放着 120 多辆垃圾清运车。 城关区环卫局工
会主席李伟说：“我们垃圾清运队有 450 名职
工，其中农民工 120 人，在队里居住的有 86
人。今年，在原有基础上，工会筹资 6 万多元，
将农民工之家升级为金牌之家。 ”

一幢黄色外墙的二层楼门头的钢架上焊
着“环卫之家”，院子里安装了 4 组健身器材，
二楼住着 86 名农民工， 旁边的小楼是浴池，
对面就是食堂。

一楼宿舍摆了 10 张高低床， 下午 3 点
多，还有 4 位农民工睡的正香，看电视的农民
工怕影响他们休息，把声音调得很低。李伟低
声说：“他们晚上 7 点上班， 工作到第二天上
午八九点，负责清运主城区 60 多条街道垃圾
收存点的上千吨垃圾。 ”

51 岁的杜教社看上去很精神，他是这里
农民工的“元老”。 19 岁从家乡出来打工，从
事垃圾清运已近 30 年，“近年来，工会不断替
我们呼吁，使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我们住上了
楼房，工会还给准备了齐全的生活用品，职工
食堂每到周末或节假日，都是免费的。工会每
年组织我们体检，单位除了发放劳保用品，我
们每年还能领到四套工作服。 ”

杜教社不仅在这里安了家， 还发展了祖
孙三代的“环卫世家”———自己在清运队当清
运工，媳妇当保洁工，两个儿子在清运队开清
运车， 大儿媳当公厕管理员， 一家人其乐融
融。

杜教社说，“干了这么长时间， 我之所以
没有离开这个工作， 是因为确确实实感受到
家的温暖。 ”

兰州市城关环卫局
为农民工建造“金牌之家”

从 14岁起，小叶扛起半身瘫痪父亲“吃、住、
行”的责任，每晚护理病人至深夜 11点


